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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丁·海德格尔无疑是西方现代最伟大的哲人和最具独创性
的思想家。他对诸多困绕人类思想的重要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特
而深刻的见解。其中他对被人们一直遗忘和遮蔽的存在问题的追
问和解答，就体现出他与西方自柏拉图、亚理士多德以来的哲
人思想家的绝然不同。他反对亚理士多德开启的西方理性主义的
古老传统，认为亚氏以降的西方哲学史，是“存在”逐渐被

“遗忘”并不断被“遮蔽”的历史。为了给被遮蔽的存在“去蔽”，
使存在达到敞开、澄明，海德格尔终生沉思存在，把存在问题作
为其思想核心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存在，考察存在的意义，
并在不断的追问与扬弃中，找到“语言”这一“存在”的最佳托
庇之所，并加以精心守护。

1　对存在意义的追思与探询
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一直是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。海德格尔

曾说过，任何一种存在论，如果它未曾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
义，同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，那么，无论它
具有多丰富多紧凑的范畴体系，归根到底仍是盲目的，并背离了
它最根本的意图。[1]（第15 页）但存在本身是不可定义、不可言
说的。从何种角度去破解存在的意义，使一直被遮蔽的存在达到
澄明就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。海德格尔指出：“形而上学经常从各
种极其不同的角度言说存在，它唤起并造成一种假象，好象形而
上学探究并回答了存在的问题。其实，形而上学从未在任何地方
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，因为它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。之所以
如此，是因为当它思考存在时，只是把在者当作在者来描述，它
指的只是作为整体的在者，虽然谈的都是存在。它指到存在，所
指的却是作为在者的在者。形而上学的命题，从头至尾都是以一
种持久的方法完全把存在和在者相互混淆了。”[3 ]（“译者前言”
第2页）存在与在者不同，在者是已经存在且已显示出存在的东
西。存在优于在者。因为任何在者，必须首先存在，然后才能是
既定的在者，否则，在者就不可能得以显现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询
问“存在是什么”，而只能询问“存在怎样”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以
往传统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弄清楚“存在”与“在者”的区别，所
追问的并不是存在，而是在者；回答的也不是存在怎样，而是存
在是什么。这已经包含了一种存在自身的遗忘的危险。当我们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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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界定存在时，存在已经不是他自身了。
那么，这不可言说的存在到底怎样呢？“存在”是一种高于

存在者同时又决定存在者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。在海德格尔看
来，存在一方面不是指构成某一特定存在者的所有外在特性的总
和，另一方面也不是指这一特定存在者的某种抽象本质，存在是
使所有存在者得以可能存在的基础和前提，是某一特定存在者能
够成为此存在者的存在方式。海德格尔同时强调，此种存在方式
并不代表某种现实的存在方式，而只是代表某种可能的存在方式。
海德格尔认为，存在就是存在者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，是一个
让他自身得以彰显的过程。

但什么样的存在者可以通达存在真理的澄明呢？海德格尔问
道：“我们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？我们应当把哪种
存在者作为出发点，好让存在开展出来？出发点是随意的吗？”[1]

（第9页）当然不是随意的，海德格尔通过自己的“看”与“思”
选择了从“此在”（即人的存在）出发来破解存在的意义。这是因
为一般的存在者对其为什么存在、怎样存在并没有什么关注和察
觉，它们仅仅是一个“存在者”，不会追问存在的意义。而人则是
一个在其存在过程中领会自己存在的存在者，他以领悟自己的存
在方式而存在着，正如荷尔德林的诗中所说：“人是必须为其所是
提供见证者。”正是在存在的过程中，人领悟到自身的存在，并认
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，努力为其存在的意义作出解释。同
时，也正是在存在的过程中，人与外部世界发生了丝丝缕缕的联
系，并对外界存在的意义产生认识，从而深刻地把握包括人在内
的这个复杂世界存在的奥秘。

2 　对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的诗性之思
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的核心命题即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。

他在《形而上学导论》中说：“语言的命运奠基于一个民族对存在
的当下牵连之中，所以，存在问题将把我们最内在地牵引到语言
问题中去。” [4]（第 303 — 304 页）由此可见，海德格尔的存在
之思必然地使他转向语言。海德格尔在《关于人道主义的信》中
开篇就写道：语言是存在之家，人以语言之家为家，创作的人们
和思想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护者。海德格尔通过这个命题向我们
诗意地阐述了语言与存在的联系。在他看来，语言的真实本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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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是直接相联系的，语言就是存在的语言，存在也是语言的
存在，存在只有在语言中才得以彰显，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。
存在即语言，语言即存在，二者是相互依存的。

既然语言与存在关系如此紧密，那么到底语言是什么呢？现
行的也是传统的语言观认为，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用以交流思想、
表达观念、交流情感的符号，我们只有借助语言，才能标明人之外
的世界的万事万物，才能沟通与他人之间的交往。归结起来就是

“人用语言说”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这种语言观不但完全丧失了语言
之为语言的原初的意义，而且否认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特征。它
在语言之前设置了“人”与“世界”的二元存在，把语言视为人的
创造，人的工具，从而使语言从属于人的意愿，听任人对存在控制。
事实上，不是人创造了语言，而是语言创造了人。不是“人说语言”，
而是“语言说”。人只是语言的产物，人是由语言创造的，语言创
造了世界，彰显了存在。所以说，我们所掌握的世界，只能是语言
的世界。

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，这是语言的真实本性，存在唯有在
语言中显现，我们人只能在语言中和存在相遇，所以我们领悟
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。“思”的人们与“诗”的人们充当这
个家的看守者，他们维护着存在的本性。除此之外，“语言是
存在之家”的表达也向我们昭示了人的存在与语言的关系。语
言不但是存在之家，也是人本初的居所，人的存在要从人与存
在、人与语言的关系来定。如果人接近语言之家，与存在是近
邻，终日沐浴在存在的亮光之下，那么人的存在就是本真的存
在。否则，如果人远离存在之家，只是把语言作为工具加以使
用，那么必然就会导致语言陷入荒芜之中，存在之光就会被遮
蔽，而人的本质也会堕落沉沦。

海德格尔更进一层地说：“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都栖居于词
语，所以有了这样的说法：语言是存在之家。”[2 ]（第 1 3 4 页）
词语通过“命名”，把一物（存在者）保存在存在中：即语
言“给出”存在。这里所说的“命名”，决不是简单地给某
物贴一个标签，然后把一个现成的名称赋予给它，而是把存在
者第一次带向词语并让其彰显出来。命名首次敞开存在者，把
存在的特权给予存在者。

在多数情况下，语言只是被用作人伦交换的工具符号。语
言被我们用，语言被我们说，这看起来是极寻常的事。然而事
实果真如此吗？“‘词语破碎处，无物存在’。一俟我们考虑
到，这里所指说的乃是词与物的关系，从而也即语言与某个当
下存在者本身的关系，我们就把诗召唤到一种思的近邻那儿来
了。但思并没有看到什么生疏的东西。实际上，物与词的关系
乃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语词的最早事情之一，而且是以存在与
道说的关系的形态出现的。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
思……”[ 2 ]（第 1 5 2 页）通过语词，“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”，
这样，“思”在存在本真意义的保持上，就尤为重要。在作
品中，在诗中，“天、地、神、必死者（人）”四方结构
才能如他们本然所是的那样存在，借以保证语言与存在的同源共
在性。进一步说，思之言即是诗，诗是“语言的艺术”，艺
术的本质在于诗，因为诗并不光把语言作为某种质料加以运用，
也不仅仅是某种艺术形式，“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
个高级样式。毋宁说，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，因而被
用滥了的诗歌。”[2 ]（第 2 0 页）日常语言，即语言所指称的一
切都是由诗敞开的，原始的语言即是诗，原始的语言同时也是
道说。存在之言，道说召唤引导诗人靠向存在之邻，并归属于
存在，去聆听、应和存在的言说和存在言说中的给予和供奉，
就存在者本质是之所是，把存在者带出隐蔽而入显象。海德格
尔曾一再地提醒我们要善于倾听诗人的道说：“实际上，诗人
甚至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即他必得把他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
独特地亦即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。”[2]（第 129 页）诗人
的吟诵把我们带到诗与思的近邻，在这个诗思共舞的场景中，

“语言的本质”作为“本质的语言”以人之口娓娓道出。假如把词
语称之为口之花朵，那么，我们便倾听到语言之音如大地一般的涌
现，音从召唤着的聚集中发出，这种对敞开者的聚集让世界在物那
里显现出来。[2]（第174 — 175 页）存在由此而达到澄明。

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，真正的语言是从本真存在中自然流露
的。语言是存在真理的彰显。因此真正的语言必是诗，诗是对存在
真理的揭示，是存在之光的照耀。而存在则是诗的展现，正如王路
平先生所言：“像大海之涨潮，鲜花之开放，白云之舒卷，江水之
东流；似初升的朝阳，长空的明月，山涧的飞瀑；如鹰击长空，高
峰入云，百鸟齐鸣，种子吐芽。”[5]这既是存在，又是诗，是原初
的语言，又是体道之思。“诗”是诗意地“思”了“存在”的真理。

海德格尔认为，存在表现为语言。“说话”的意思就是：存在
被展示于人。在“说”这一单纯事态中，隐藏着存在与人之间的
整个关系。语言是存在之家，而人是以语言之家为家的。人通过

“说”语言，得以居住在“存在”的身旁，享受着存在之光的照耀，
从而走向澄明之境；与此同时，人“用”语言“说”，语言沦为人
言说的工具，从而遮蔽了存在之光，堕入幽暗之境。在语言的两
重性中，人也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两重性。海德格尔说：“语言本身
在根本意义上是诗。”[3]（第 69 页）语言是最原始的诗，它保存
了诗的最原初的本性。诗通过语言而产生，语言使存在之境澄明
的同时又遮蔽了存在之境，让人对存在之境永远保持一种既接近
又远离的关系。而诗恰恰是对存在之境的靠近，显现着存在的真
理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语言是存在之家，而人以语言守护着存在，
其途径是通过诗与思，思和诗从存在的角度看是同一的，而从人
的角度看是可以对话的。他说：“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
召唤出来，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。”[2]（第
25页）由此可以见出，海德格尔注重诗与思的探讨，用心在于揭
示语言的本质，为人们寻觅诗意存在的家园。

3　余论
总之，存在与语言，一直是西方思想界着力探讨的课题。

而海德格尔则把其几乎全部心力都用于沉思这两大课题上，把追
问存在的意义，破解语言的本质以及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
为自己一生的不懈追求。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观独树一帜。他
反对以往的哲人思想家们从科学层面上把存在与语言分割开来进
行的实证性的理性研究，而主张从人本学的层面上把语言与存在
统一起来进行考察，并且把“诗”与“思”纳入“语言”
与“存在”之中，对“存在”进行全新的解读。他把“思”
视作“存在之神思”，把“诗”视作“存在之真理的显现”，
把“语言”视作“存在之家”，而人则可以通过“思”领
悟存在之境界，通过“诗”观照存在之本源，通过“语言”
之途到达“存在之家”。他的这种独特的语言存在观迥异于西
方自古希腊亚理士多德以来的理性主义、科学主义存在观，具
有更浓的人本主义色彩，为更全面地把握人的生存境界提供了新
的理论视点。同时，也为更深刻地领悟人的存在本质提供了更
独特的方法论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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